
对人工智能和进一步的智能技术，笔者的基本

态度就是：我们要有激动之心，因为智能技术是时

代之召唤，我们应有历史感；我们要怀敬畏之心，因

为智能技术是科技发展之必然，我们不可忘记这是

多少前辈先驱不断奋斗的累积结果，非“基因突变”

式的偶发现象；我们要持平常之心，因为像其他技

术一样，智能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加以合理

的引导和管理，但不必过度渲染其正面或负面的作

用。我坚信人工智能不会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恰恰相反，我认为智能技术必将同农业技术、工业

技术、信息技术一样，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使其从工业社会进入智业社会，进而更好地服务于

人类。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我不但反对有些媒体“盲目

赞美人工智能，歌颂人工智能的美好”，我连一般地

“赞美”或“歌颂”人工智能都坚决反对。智能技术就

是一种技术，不存在“赞美”和“歌颂”的问题，特别是

一些媒体把人工智能渲染到几乎是科幻的地步。更

有甚者，有些“专家”直接地把科幻电影当事实来描

绘人工智能，依据是“今日之科幻，就是明天的现

实”，引发社会上出现不必要的担心人工智能危害人

类之思潮。基于自己从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30余年

的研发经历，我坚持认为那声称全面超过人类的“强

人工智能”不可能实现，关于“强人工智能”的讨论并

没有现实意义。大家不要忘记，逻辑推理的最基本

的信条和常识就是“条件不成立，结论可以任意”。

希望有关人工智能和智能技术的讨论，能够更关注

一些立据明确的重大问题。

当然，由于长期的工程技术背景，我的看法可能

主观偏执。因此，这里不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论

新IT与新轴心时代：未来的起源和目标

□王飞跃

内容摘要 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是什么? 智能技术是怎样产生的? 智能产业对当前社会和未来

人类发展的冲击与影响又是什么? 智能科学与技术的深入与普及真的会威胁甚至毁灭人类社会

吗? 不同学科的学者、不同领域的专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一，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其实，智能

科技是时代的趋势，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具体而言，哥德尔不完

备定理催生了人类的智性大觉醒和技术大突破，我们己经开始了从牛顿式“大定律、小数据”之控

制时代向默顿式“大数据、小定律”之引导时代转化的第三轴心时期，这就是AlphaGo人机大战所

揭示的本质意义。工业及信息技术200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作为新 IT的智能技术必将引发

并支撑智能化多赢包容的“正和”全球化浪潮，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新的时代需要新思维、新理

念、新体系、新方法、新使命，过度担心人工智能危害社会没有必要，更阻挡不了历史的自然进程。

关 键 词 人工智能 智能技术 工业5.0 智能产业 轴心时代 智能全球化

作 者 王飞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

员，青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国防科技大学军事计算实验与平行系统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北京 100190）

·专题一 人工智能与未来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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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及其目前的应用水平，我希望从哲学、历史和

社会及技术发展趋势的角度，在本文中简要地讨论

智能技术与未来社会的几个问题。

围棋程序AlphaGo的启示

计算机围棋程序AlphaGo唤起了世人对人工智

能的热切关注，但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我以一个“Al-

phaGo Thesis”概之：AlphaGo的意义就是展示了从牛

顿的“大定律、小数据”到默顿的“大数据、小定律”之

可行性；通过把人类的几十万盘围棋博弈，自我“对

打”成几千万盘的大对局，然后再凝练成价值与策略

两张“小”网，最后战胜人类围棋高手；这确切地告诉

大家一条从小数据产生大数据，再由大数据炼成“小

定律”式的精准知识之路。对我而言，这一AlphaGo

Thesis 的意义就如同开创计算机和信息时代的

“Church-Turing Thesis”一样，一定是划时代的，预示

着智能时代的开始[1]。

我相信，AlphaGo之后，IT的时代定义已经变了：

不再是信息技术，那是“旧”IT了，接下来将会是智能

技术，“新”IT；但我们也不要忘了 200年前 IT的意思

是工业技术，那是“老”IT，将来一定是“老、旧、新”三

个 IT的平行组合和使用。

图1 AlphaGo的时代意义

如图 2 所示，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科学哲学基

础。上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卡尔·波普尔

认为，现实是由三个世界组成的：物理、心理和人工

世界（或称知理世界、智理世界）。每个世界的开发

都有自己的主打技术，物理世界是“老”IT工业技术，

心理世界靠“旧”IT信息技术，而人工世界的开发必

须依靠“新”IT 智能技术。因此，人工智能成了“热

门”，大数据成了“石油矿藏”。工业技术基本解决了

人类发展的资源不对称问题，信息技术很快会解决

信息不对称问题，接下来智能技术将面临解决人类

智力不对称问题的艰巨任务。通过消除不对称问

题，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根本动机和动力。

图2 三个IT与三个世界

智能社会的基础设施及其产业

人类一直在进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具

体而言就是围绕着三个世界建“网”，现在已经开始

了第五张网的建设。第一张网 Grids 1.0，就是交通

网；接着Grids 2.0，能源网；Grids 3.0，信息网或互联

网；Grids 4.0，物联网；眼下是Grids 5.0，智联网。这

五张网，把三个世界整合在一起，其中交通、信息、智

联分别是物理、心理、人工三个世界自己的主网，而

能源和物联分别是第一和第二、第二和第三世界之

间的过渡，是 Transitional（如图 3 所示）。人类通过

Grids 2.0从物理世界获得动力和能源，借助Grids 4.0

由人工世界取得智源和知识。这五张网，就构成了

人类智能社会完整的基础设施系统。

就像图 4所示那样，如此一来，我们就自然地进

入了工业5.0的阶段。工业1.0是围绕蒸汽机发展起

来的，所以大学有了机械系；工业 2.0的核心是电动

机，所以大学又有了电机系；工业 3.0自然是受计算

机的推动，大学有了计算机系；工业 4.0靠网络和路

由器，我们又有了物联网学院和系；但就像Grids 2.0

和Grids 4.0是过渡性的一样，工业2.0和工业4.0也是

Transitional，我们已步入稳定的工业5.0之初始阶段，

接下来就是虚实平行的智能机时代 [2]，现在北京大

”“ “ ” “ ”

Church-Turing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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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厦门大学等36所大学都有了智能科学与工程系，

而且把智能科学与技术列为国家一级学科的努力也

正在进行[3]。

德国人认为工业4.0的核心就是 ICT+CPS，即信

息通信技术和信息物理系统。但我认为，把 ICT说成

信息通信技术，把 CPS 说成物理信息系统，这已是

“历史”的理解，仍是工业自动化的理念。时代要求

我们把 ICT 理解成智能连通技术，I 主要是 Intelli-

gence，不是 Information，C 主要是 Connectivity，不再

是 Communication，而 CPS 应理解为 Cyber-Physical-

Social，就是社会物理信息（中文的次序要反过来），

加上系统就是CPSS了。这个代表人之“Social”的 S

不能少，这样我们才能从“工业自动化”到“知识自动

化”，才能从德文的“Industrie 4.0”到英文的“Indus-

tries 5.0”，从工业 4.0到工业 5.0，从工业社会到智能

社会。[4]

图5 工业5.0：不同认识、不同时代

为此，我在 2010 年还专门写学术论文、报纸评

论，呼吁从CPS跨入CPSS[5]，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出智

能工厂和企业，才能形成智能产业和社会。因为只

能在 CPSS 之中，才能真正实现“人机结合、知行合

一、虚实一体”的混合增强式平行智能的“合一体”，

才能真正实现智能技术和智能经济。

三个世界及其三个轴心时代

几乎每个中国成年人都知道卡尔·马克思，他去

世的 1883 年又有一个卡尔来世，就是卡尔·雅思贝

斯。这个卡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949年写了

一本深具影响的书，叫《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面提

出了“轴心时代”这一概念。如图 6所示，在我看来，

每个世界都应有自己的“轴心时代”，雅思贝斯只是

道出了第一物理世界的“轴心时代”，第二心理世界

的“轴心时代”刚刚结束，就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到爱

因斯坦为代表的科学时代，第三人工世界的“轴心时

代”源自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激发了维纳、图灵和

冯诺依曼等对智能和计算的新认识，从而有了今天

的人工智能和智能技术。[6]三个世界的三个“轴心时

代”，分别代表着人类在人性、理性和智性上的大觉

醒，以及随之而来在哲学、科学和技术上的大突破[7]。

按卡尔·雅思贝斯的说法，“轴心时代”之所以形

成，是人类为了交流、比较以及希望达成共识的“全

球化”之本性需求所导致，源于人类的恐惧、贪婪和

懒惰之“天性”。然而，物理世界的全球化只能是“负

和”，心理世界最多可以成“零和”，但在人工世界里，

借助智能技术，全球化就能够实现“正和”，成为多赢

图3 社会基础设施与三个世界的联结

图4 智能社会与平行智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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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的第三代“智能全球化”。中国在第一个“轴心

时代”之末开启了“古丝绸之路”的努力，在第二个

“轴心时代”之初又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两次

“全球化”的尝试似乎都不算成功，希望“一带一路”

能成为新的全球化前锋，完成“正和”的第三次智能

全球化运动。

第三轴心时代的人类

社会上很多人担心这一新时代的到来，包括参

加本次研讨的一些学者。再加上“技术奇点”“人类将

变成机器人的奴隶”“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等许多观

点，特别是“人工智能很快将使 50%甚至 70%的工人

失业”等看法更使普通百姓心慌不安，对人工智能已

形成不必要的过度担心。对此，我的看法恰恰相反。

我的理由呢？除了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30余年

的个人研发经历外，只能借助马基雅维利的话来支

撑自己：“谁渴望预见未来，就必须征询过去，因为人

类的事务从来都是与过往的时代类似。”而且，“它源

自于这一事实：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人类都被同样

的热情激励。结果就是，每个时代都存在同样的问

题。”[8]这是在第二轴心时代说的，但对我而言，这些

话在第三轴心时代也适用。

200年前，我们的问题就是担心机器夺去我们的

工作进而毁灭人类，甚至把机器都烧了，这就是英国

著名的“卢德运动”，不过英国确实发生过“羊吃人”

的事情。今天的机器已非200年前的机器人，强大多

了，但机器夺走我们工作没有？我们离开机器还能

工作吗？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的工作是机器给

的！计算机已为我们创造了多少新工种？我坚信，

未来不是人工智能使 50%~70%的工人失业，未来是

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90%以上的工作。未来，没有智

能技术，我们将无法工作。

实际上，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第一位华人王浩

先生早就为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王浩上世纪40年

代在西南联大学习哲学，后去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

士，中途对用机器进行定理证明感兴趣，为此成为第

一位获得人工智能领域的里程碑奖的学者（后来我国

的吴文俊先生也因从事机器证明研究获得此奖）。王

浩在晚年将全部的心血都花在哥德尔身上：同他写

信、打电话、吃饭，还成立了专门的哥德尔学会，并自

任首届主席，研究哥德尔，最后写了两本书。（难怪有

人传说，爱因斯坦晚年上班的唯一动力，就是下班时

能与哥德尔一起散步聊天回家。）根据王浩的研究，哥

德尔后来一直希望把他的工作推广到哲学和社会学

中去，试图证明“或者人脑超过所有的计算机或者数

学不是人脑创造的，或者二者都成立”。我把哥德尔

晚年的工作以“广义哥德尔定理”简而称之，就是“算

法智能远小于语言智能，语言智能远小于想象智

能”。即：

Algorithmic Intelligence (AI) <<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LI) <<
Imaginative Intelligence (II)

有趣的是，第一轴心时代，老子的《道德经》开头

的两句话是“道可道，非常道”；近来有人根据新的出

土材料认为这应该是三句话——“道，可道，非常

道”。对我而言，“道”就是算法智能，“可道”就是语

言智能，“非常道”就是人类大脑里的想象智能。所

以，我相信车比人跑得快，飞机比人飞得高，计算机

比人存得多、算得快、判得准，但我不相信它们比人

类更“聪明”，如果不是用语言智能重新定义聪明的

话！其实，语言智能根本就说不清什么是“聪明”，什

么是“智能”，那完全是想象智能的事！当然，这是我

的一家之言。

前段时间《未来简史》的作者称人工智能将使我

们变成“无用阶级”，又引起人们的一阵担心。无用

了？那怎么行！其实，这是人类的进步，一个稳定和

成规模的“无用阶段”的产生，是走向智能社会的必

要保障。从母系社会到游牧社会，我们成了“无母阶

级”；再到农业社会，我们又成了“无游阶级”；工业社

图6 三个世界及其三个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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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来了，进步到“无产阶级”。“征询过去”，我们应清

楚地看到，“无用阶级”就是更进一步，更别忘了 400

年前徐光启翻译那本“无用”的《几何原本》时之悲情

感言：无用之用，众用之基！

中国目前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虽然还不是世界

第一，但我们的语言智能绝对了得。现在媒体和一

些报告中所讲的智能，我确实一无所知，而且认为绝

对实现不了。但任何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好人拿

起来做好事，坏人同样也可以拿来做坏事。人类必

须引导，掌握决定权，但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技术，其

发展不是我们的担心所能制止的。

我们应记住担心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霍金所讲

过的话：我们不能把飞机失事归结于万有引力。同

样，我们不能把人类毁灭归罪于人工智能，要担心还

是担心原子弹更靠谱。

换道平行直超车：迈向智能全球化

每个人都不应被别人的语言智能所“忽悠”，要

立足自己的算法智能，发挥自己的想象智能，以合适

的语言智能表之。我想象的人工智能技术就是能让

我们实现知识自动化、智能的自动化，从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的 AI，走向 Automation of Intelligence 的

AI，从工业社会走向智能社会的时代科技。

为此，我们必须创立自己在智能科技领域新的

“直道”，从沿别人的道在后面追甚至试图“弯道”超

车变为换入自己的直道，然后平行超车。

近年来，许多人都喜欢谈如何抓住机会“弯道超

车”。然而在多数普通人心里，为了安全，大家应在

弯道之处慢下来，不应为了领先竞争对手而超车。

因此，“弯道超车”的讲法客观上可能会使“中国威胁

论”的论调加剧。毕竟我们是拥有近 14亿人口的大

国，如此大国弯道超车的场面一定十分壮观，但太容

易令外人不安。令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国家刚刚

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打破跟在别人后

面跟踪追赶的惯性思维，为我们在智能科技方面“平

行直道超车”指明了方向。有了世界上第一份人工

智能的囯家发展规划，就有了我们发展自己智能科

技的直道。希望我们能够直道超车，领先世界的智

能科技与智能产业，以中国的智能梦实现我们的中

国梦。

我们不但要建好自己智能科技的“直道”，还应

鼓励帮助其他国家和民族换成这一“直道”来实现

“换道”超车，以智能的方式实现新的全球化，这就是

“一带一路”的多赢和包容，这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技术手段。

一个拥有近 14亿人口的大国，除了领先并多多

贡献于世界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的祖先早就示言

于天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智能与全球化新时

代的开启，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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